
通常人們聽到看到「鄭和下西洋」這「名詞」時，
一般只聯想到鄭和下西洋的原因、影響、得失等，都
是些硬邦邦跟資料性的分析與討論。有時，不免猜
想，現今的中國傳統及文化是否被「通常」這二字所
拖累呢？讓人誤以為舉凡與文化有關的事件或事情都
是沉悶的。事情向來最少有正反兩面，更何況是有五
千多年歷史的中國呢？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焯然教授演講時提到，在某一次
研究「鄭和下西洋」的會議中，有一名台灣營養學家
探討鄭和下西洋時如何照顧二萬八千多名船員航海途
中的飲食，使船員有均衡的營養。因長期航海的水手
大多有缺乏維他命C而較易患上敗血症的問題，那麼，
當時鄭和如何解決相關問題呢？另有一位研究管理學
的教授，對鄭和如何領導二三百艘船的船隊大感興
趣。試想想，縱然今天有先進的設備儀器，不同船隻
之間的溝通也許有時間配合上問題，更何況是六百年
前的中國？鄭和到底是如何管理與協調呢？鄭和必定
是位不可多得的領導人才，才得以妥當處理資源及人
力管理上的情況。聽說，新加坡某些組織還以這主題
內容開班授徒，三天的課程大概要六七千港元的學
費。文化的本質到底是活的，若能適當地將文化與生
活結合，發揮想像力，不但能用來掙個錢，亦能使其
文化長久的傳承下去。

「鄭和下西洋」這課題對華人來說應該不算陌生，
因這是中外交通史、航海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自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間，
鄭和曾七次率領超過二萬八千人、多達三百艘船的船
隊遠航西洋，經過東南亞、印度洋到達紅海和非洲東
海岸，訪問了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鄭和在東南亞留
下大量的傳說，經年累月，甚至許多被神化的故事在
當地變成是真實的歷史事件。某些地方更塑造鄭和為
華人移民到東南亞的先驅，使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記憶
演變成東南亞華人精神寄託的象徵，甚至是變成事實
般相傳。

鄭和下西洋時所發生的事蹟彷彿成了中國版的X檔
案，遺下一串迷思。就鄭和本人最常問的是他的姓
氏，到底他姓鄭，還是姓馬？他是三保太監還是三寶
太監？另外，鄭和七次下西洋是基於經濟還是政治目
的？鄭和下西洋是否開創了華人移民東南亞的先河？
當年跟隨出發但中途因患病而未能回國的船員是否成
了某地的華人祖先？到底鄭和當年的航海圖在哪裡？
傳說當年除了明成祖外，所有大臣均反對鄭和下西
洋，故此，當宣宗終止鄭和下西洋時，大臣們怕下西
洋日後繼續，憤然將其航海圖燒毀，以絕後患。研究
造船的學家亦懷疑，六百年前的中國人何以能造出能
載千人的遠航大木船，後來這技術又因何消失？實在
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再來，我們知道鄭和於歸途中積

勞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病逝的，雖然後
來宣宗賜葬南京牛首山南麓，但一般在海上逝世的都
為其海葬，那麼，他的遺體在南京的墓裡嗎？

傳說與真相
當然，有些觀念是根深蒂固，再不可思議都有人選

擇相信。曾幾何時，有人說鄭和於某一棵樹下解手，
後來那樹結出榴槤，各人都說這解釋了為何榴槤的味
道如此怪異。也許我們對此故事一笑置之，但可從中
看出東南亞國家對鄭和是何等的尊重，連其國家的土
產都要設法與鄭和連上絲絲的關係。

以上的疑問未必能一一解答，但某些仍能藉㠥文獻
解答。例如鄭和的姓氏與小名。根據明永樂三年鄭和
為其父親馬哈只立的《故馬公墓志銘》，可見其祖先世
代皆姓馬，是後來天子賜姓，才改為姓鄭。而他的小
名是三保，所以有人稱他為「三保太監」，而非與佛教
有關的「三寶」。至於為何要如此頻密下西洋，多年來
亦惹來不少揣測，有人說是要開拓對外貿易生意。但
若這是真的，這盤生意太划不過來，因每次出海的營
運費、糧食費等都是鉅資，而鄭和每次回來都只是攜
帶當時中國人認為奇奇怪怪的香料及動植物而已。

《明實錄》記載鄭和曾為中國帶回極珍貴的白老虎，但
因牠食肉量驚人，飼養費也驚人，宣宗在位期間，大
臣為此煩惱不已。說到宣宗，因他節儉的個性，在位
決定了兩件大事，都影響深遠。第一是終止鄭和下西
洋，其二是棄守安南，因明朝曾協助安南平亂，後來
長期駐兵於安南，但宣宗登位後下令撤兵，不然，安
南今天也許納入中國版圖之內。

不得不說，鄭和在中國的名氣跟在東南亞的差異很
大，畢竟他在中國只是宦官，但當他到達外地，他的
身份是代表中國到其他國家的使者，是位受人尊敬的

外交官。

鄭和對東南亞的重要性
但也不見全是正面的。以馬六甲為例，馬六甲在鄭

和下西洋時剛立國不久，萬物待興。當然，當鄭和的
船隊到達馬六甲時，整個城市必沸騰起來，人氣亦倍
增。但用另一角度思考，比方我們的房間能看到整個
吐露港的海景，某一天你睡醒睜眼看到的是海面上被
二三百艘大船密密麻麻的填滿時，你會同意來者皆善
嗎？加上，為了日後航行的便利，鄭和船隊在安南、
馬六甲、印尼等地均設立「官廠」，派兵駐守，並聘用
海外華裔、佔城國官員彭德慶幫助制訂和實施中國與
東南亞各國的貿易活動。地處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一
帶的忽魯謨斯（今伊朗格什姆島），位於亞歐非三洲的
中央地帶，又是海上要衝，是鄭和下西洋航線西部的
貿易基地，處於東西方貿易福地的古里（今印度卡里
卡特），是鄭和實施東西方貿易的另一大本營，上述這
些貿易基地在鄭和下西洋期間呈現一片繁榮。

以上可解讀為促進經濟，亦有人視之為干涉內政，
但不論如何，鄭和下西洋期間，的確曾協助某些國
家。他曾嚴厲打擊了東南亞地區的海盜活動，維護了
南海交通要道的暢通；擒殺了圖謀篡奪蘇門答臘王位
的蘇幹刺，穩固了王權，維護了東南亞地區的穩定；
調解和緩和了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矛盾，如出色地調解
了馬六甲和鄰國之間的尖銳矛盾和衝突，使之發展壯
大，成為東南亞地區貿易繁榮、經濟發達的強國。看
以上功績，不難明白為何東南亞國家對鄭和有深厚的
情感，以致某些國家地方把他神化，甚或建廟供奉，
當他是神，如同媽祖般能保佑供奉者家宅興隆、出入
平安。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A31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辛卯年十二月初七

文匯園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鄭和有神力？

這大會像是倉卒安排的，到處都是亂的感
覺。我跟幾百人一樣坐在地上，前面還在試咪
高峰，幾個學生張羅膠紙，在台上貼標語，不
知幾時才正式開始。太陽很猛，我鼻子上的太
陽鏡除外，就沒有帽子般可以保護自己的東
西，正後悔沒帶摺疊遮陽傘。地上有一行黑螞
蟻走過。

我移開一點，讓路給螞蟻的時候，旁邊的女
人拍拍我，說對面有人在叫我。我抬頭，見到

「二叔」在招手。
「二叔」穿過人群走過來，仔細別踏到坐地

上人的手腳和包包。幾年沒見，大家都很興
奮。她聰明地戴了擋陽㝌帽，頭髮全收在後
面，像很短，其實馬尾蓄得很長，比十八歲那
年，在尖沙咀的小公園盪鞦韆時，長了許多。

你幹嗎穿得這麼漂亮？還化妝？她一坐下來
就問，是笑㠥的好語氣。

我以為是來唱歌跳舞，助興的呀，我答。
「二叔」有時不知是說真說假。

喂，你知不知道，她說，今次罷課的老師，
有一個是以前我們學校的，你看報認不認得？
跟㠥她說了老師的姓名，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是不是後來在學校門口派傳單那個老師？我
問。不過那時你們中四，我已經不在了，我
說。

「二叔」說不是不是，是另一個教美術的老
師，你還在。她在我們學校教書的時候，氣都
不哈一聲，想不到現在這麼出位有型。

這時「二叔」拉我起來，說要幫她做點事。
我問「小品」呢，要不要先跟她打招呼。

「二叔」說現在就是去「小品」那裡。
廣場的喇叭系統開始大響起來，播一些從未

聽過的大合唱歌曲聲帶，起首是激昂的，然後
換了傷感，然後又激昂，來去就是這兩種感覺
交替。

我們上一個斜坡，來到一幢五六層高的長型
灰白樓房。步上二樓，一個像學生飯堂的地
方，有些人正準備食物和飲品，香腸菠蘿，曲
奇餅，小甜糕，果汁，要開茶會的模樣。

「小品」我幾乎認不出來，短髮燙得爆炸，
變了個巨大蛋頭，穿了件應該是自製的T恤，
前面印個嚇人的大拳頭，背後一句聖經經文。
從沒見過她這樣有性格。

來了！她老遠就叫起來，有些人回頭望。
「快放下手袋，來幫忙。」她親熱地擁抱了

我一下，幫我放下東西，派我一份差事，就是

用牙籤把香腸夾菠蘿。
一大盤小香腸，一大盤菠蘿丁，串起來要不

少時間呢，我說。所以要你來幫忙呀，說㠥我
們幾個就做起來，有幾個「小品」的同學過來
一起操作，都燙了不同尺碼的爆炸頭。

你們其實是在幫誰做這些事？我問。「小品」
答是為了籌委會，即是支援今次罷課行動的
人，他們不全是大學生，有些是專籌劃運動
的，常在電視上發表言論。

我問「二叔」，她在鹽湖城的書讀成怎樣，幾
時可以正式傳教，是不是還跟師兄一起學傳
道？

「沒有，師兄去年結婚了，搬去紐約。我現
在也轉去了芝加哥，跟我姐姐一起，她讀經
濟，我讀社會學。」我知道問錯了問題，不再
作聲，這才記起弟弟信上說過，有次經過猶他
州找她，按地址撲了個空。

她又說：「這次真是個太好太好的運動，給
全港修女一個警惕，叫她們不要那麼放肆。我
真希望這件事發生在我們的學校。」

我問你不用回去上課？她說先看看這次運動
的進度再說，反正那邊行學分制，進度慢了，
制度容許你追，大不了晚點畢業。她說今次因
為「小品」介紹，認識了運動的領導，她請纓
要去串連一些天主校中學校生，希望中學生支
持中學生。

這件事會怎樣收場呢，我問。有些說最好是
政府重開學校，復課，有些說政府不讓步最
好，這樣運動可以不斷升級，暴露他們的不公
義，然後弄到不可收拾，越亂越好。有兩個明
顯是一對的，在一邊調果汁，邊說悄悄話，在
笑。

「二叔」問我，那你怎麼看？我說，最想那
些來這兒補課的中學生，早餐有牛奶喝。

大家靜了一回，然後爆笑，好像在這種時
候，仍想到喝牛奶是很稀奇的事。

「從沒聽過『病毒』喜歡喝牛奶！」「二叔」
說。「一定是那個von甚麼的德國人教的！」我
以前信上提過Klaus，她們有點知道。

「我是說真的，甚麼運動我不懂，不過如果
有鮮奶和熱麵包做早餐，無論最後怎樣，學生
永遠會記得。」我說。我已經紮好一盤夾腸，
開始第二盤，很久沒做過手作功夫，愉快。

你怎麼知道？「小品」問。
應該是這樣吧，我答，人想起以前，很痛的

記不起，記得最清楚的，卻是吃過的好東西。

■文：伍淑賢 ■文：思 抑

青 豆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廿七）

野戰是不對的（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不明白的
話請追回這幾天的facebook貼牆，或者港聞好不好），
這無論在現代法律上或現代道德上都是。而透過眾智
延伸出來的論點、視點卻甚是有趣。首先網民當然視
作大手買入花生的良機，一邊吃花生一邊按F5鍵
refresh，聚在電腦邊等待新的相片新的短片出爐，一時
間Facebook貼牆變成淫亂牆，全都是野戰男女的各式姿
勢以及隨之而來的品評，來勢媲美當年新春期間男女
明星自拍淫照風波。然後起底組照舊承擔起明查暗訪
的工作，讓新聞記者照抄如儀，省卻不少功夫。

同一時間另一批人就討論這是否高地價政策帶來的
影響，年少氣盛血氣方剛無處可出，唯有暫借別個私
人屋苑的小花園充當炮房，歷來不少地產發展商走法
律罅把本來該劃為「公共空間」的位置，「演繹」成
住客專用，這對野戰男女，毋疑向這種作法作出強烈
質詢。繼而無限追溯大家就會向地產霸權埋手，又沒
有居屋又沒資格住公屋又買不起私樓，被迫得野戰，
是為社會悲劇。

當然亦有論點，就是將男女講成廢青，連「爆房錢
都慳」，鋪天幕地，胡作非為——須知最就近、跟該屋
苑同名的時鐘酒店，就在5分鐘步程以外。那原因何在
呢？那天剛好是聖誕翌日的Boxing Day，香港普遍酒店
價錢喪飆，平日$800一晚的房間，即使事前預約了，
收費可以近$2,000以至$3,000，都爆滿！於是不少大陸
自由行同胞不惜連時鐘酒店也租下來，以便住宿幾宵
——就像港人去台北旅行，也會無端端在旅行社處預
訂了無窗的時鐘酒店房。是因為這樣所以把男女踢出
去，令他們非得慾火街頭不行嗎？

想想看，台灣跟日本的Motel文化較我們來得徹底，
不少主題Motel甚是華麗，按摩浴池是小菜一碟，旋轉
木馬筋肉擂台公主城堡暴烈虐待各式其式，上旅館跟
上菜館同樣稀鬆平常。也因為他們存有城郊邊界，所
以不少汽車旅館得以在低地價下存活，男女雖要遠走
也可以溫存。

香港嘛，有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隨便有色慾電視頻
道做背景，加幾個安全套，就是港人的「爆房」底
線，衛生就好，也遑論要求氣氛主題諸如此類（不是
任誰都可以帶性伴去貴價酒店的），當我們視「爆房」
為洪水猛獸，娛樂頭條，而不是視為成年男女的正常
需要，誰又有空花這個心思？香港人的性生活水平又
怎會提高？

所以也有人說，年輕男女就地取材，而且屬於「高
難度」動作，這種「衝勁」堪稱接近國際思維，野戰
事件在外國無日無之，開放社會不會視之為禁忌，反
而是隻眼開隻眼閉的共同秘密，當然被法律部門逮住
就無話可說，但若說一對情慾男女傷風敗德，計算過
來，又怎及那堆站在高樓俯瞰過程不止、拿出手機拍
照拍片不止、貼上討論區上公諸同好要求起底不止，
兼且要罵別人傷風敗德者可恥？

■陳科科

野　戰

盤中只剩下青豆了。現在是晚上十時半。我以前是不吃
青豆的，但那不是挑食，只是不覺得那是能夠滿足自己
的，現在卻樂於淡素的味道。我把冰箱裡剩下的食材，玉
米馬鈴薯青豆布包豆腐和西蘭花，都倒下去，加點鹽巴，
在清水鍋子裡燒幾分鐘，成了；他說：這些能吃嗎；他並
不理解，那堆青黃白的，不求以官能刺激食慾的，還是有
不一樣的質感與味道。他說：你曾經是那樣喜歡肉；不，
我說，我不是那樣的；我那時候吃肉，不過是，不清楚，
原來我是能夠選擇的，那不是天性。他那樣無肉不歡的
人，說穿了還是圖個濃烈的肉味醬味，把肉塊都塞進嘴
裡，最後滿嘴油膏滿足的笑，還打起飽嗝，在餐館裡要跟
我示威一樣；我看㠥他的臉在說話，像是聽到那片厚重的
肉放到滾燙金屬板上，油膩給逼出來在金屬上噗滋滋的聒
噪。僅此而已。他不曾張開耳朵聽水煮開的時候，那種低
調的力量，也不理解吃肉的時候只能以撕扯的方式毀掉食
物，在吞嚥食的時候沒在意，也不想起這肉是怎樣來，不
會想到是要謙卑地吃。他不過是以暴烈的方式，表達自己
的存在：征服與展示。我看㠥他，想起了野生動物頻道
裡，那些不顧一切的雄性動物，在發情期的時候張牙舞
爪，嘶吼打鬥，只為了得到交配的機會，然後呢，又是下
一個生理周期的循環。在生物進化的過程中，大概有種原
始的競爭的特性還是藏在他的基因列裡，我看㠥他，只能
微笑表示理解，卻又是略帶不屑的訕笑。我這盤子裡盛
的，不單是圖求果腹的，還是期許能吃出明淨的味道，清
水煮是好的，有益的；也不單調，他們獨特的質地與味
道，雖然是分散的，卻是和順斂靜的；那不是征服與被征
服的關係，而是理解與接納的、具包容力的。每次看到書
本上描述人類牙齒的結構，便想，要是我們只吃植物的
話，他是不是變得比較知性呢。我邊戳那些青豆邊想，大
概不會。

我放太多青豆了，還有二十幾顆晾在盤子上；啞綠泛微
黃的，用叉子壓下去，豆衣破了，都壓出了泥。我要吃不
吃，一半是覺得有點太飽，一半是在數算，我是不是還能
夠走下去，這樣淡然的；又戳破了一顆，兩顆，攪起豆泥
來。我是失去決心，覺得累了，似乎無法對任何事情作出
承諾；我本來是不要戳破青豆的，可是卻無法；我跟他又

有何分別，還是無法忍耐，不去破壞那些；我的基因裡還
是有摧毀的特性。這裡的話不是要寫給誰，只能寫給自
己。不過是給自己一個交代，除此以外，別人都不必負
責，都是只是我找的；就在我決定不要吃肉，決定要煮豆
的時候。我幾乎覺得自己無法活下去了，我不相信自己，
也不相信別人了，我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別人；任何人，
都無法。我是曾經信任別人，以為信任與交付都是切實
的，而那事實竟是切實醜陋得，我無法承受；他切開那肉
時，血都滲出來了，青豆在肉旁，他沒碰一下；比不存在
還糟糕。我以為只要吃些不一樣的，讓自己不顯得那麼慾
求不滿，便是能夠活得清正恬淡。

是的，是有變淡了。可是，淡不是無味；而他講的話，
竟是可以這樣索然無味，事過境遷以後，像過去一切都是
異常廉價、毫無意義的，那語氣多輕，多簡潔，只要說
不，就成了，徹底摧毀。他說這話的時候，不像在吃肉時
候，那麼激越；倒是我，不像在吃青豆的時候那樣默不作
聲，能低㠥頭一顆接一顆的吃完。我從來都不討厭青豆，
只是那時候我選了不一樣的；那獨特的生澀的氣味，結實
又零散的質地，後來才發覺，是個象徵；可是我無論再吃
下多少淡味，那曾經充滿在口腔裡的腥臊味，還是沒有清
散。早上起床的時候，口腔裡滿是肉味，我伏在洗手盆裡
就吐起來。而我竟是甘願地相信。我知道自己在未來的日
子裡，還是甘願那樣相信。這才教我吐得更兇。不管最後
是不是要選擇或是無從選擇離去，我也將是要守在這裡，
守㠥我的偏好與執㠥。

我曾經以為基因排列裡是有例外的、未知的，後來才是
徹底明白，看清，不是每人都有那種能力；他不過是為了
滿足口慾才吃肉，他不要去理解那些同樣能夠果腹的淡
味；我不說那是自私的，卻是無比可惡，他在別的動物上
得到了許多許多肉，卻是不願意——絕不會等到那個日
子，不要妄想，自己有能力去改變另一個生命和他的選擇
——畢竟，自己的命也是同樣的破爛不堪、滿目瘡痍，只
是我選擇用明淨的方式去呈現、去演繹，而他是要繼續
用濃味蓋過一切，然後像是從未有遇過一樣，去尋覓另
一隻動物。可是，在我吃肉的日子裡，我還是有確實的
把自己燙烤過，發出那濃郁的肉香味。我只是害怕有那
麼的一天，肉都烤得焦黑乾澀了，而我還是要堅持吃那
些焦肉。

我不停地戳破盤子裡的青豆，把一切都壓成泥。我不
清楚他最後是不是遇上了另一隻掠食動物，然後；我卻
是清楚明白的，只要我待在淡味裡，就能夠活。晚上十
時五十分，收音機裡說起了美人魚的故事，那大概是所
有童話愛情故事裡最真實的，所以我喜歡。我所以喜
歡，是因為它不追求圓滿，像是能夠嗅到浪裡滲㠥腥
臊，打到岸邊的亂石上破滅了，甚麼都不剩；有沒有發
生過，還是剩下一抹淡。我關掉了所有會發聲的東西，
只是要追求，一個人的安靜。我壓㠥青豆，不留神，掉
落在地上，是完整的，一顆青豆。

藝 天 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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